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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历代书院探析常山历代书院探析

王金福

华夏文化渊远流长，举世可鉴，
书院之兴更是信笔可举。自隋代王
通开坛讲学，至周敦颐、“二程”授业
传道，书院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载
体。常山县建县悠久，已历一千八百
余年。其地处东南要冲，水陆交汇，
自古商贾云集，为衢州、浙江之门
户。五代以降，更有“浙西名城”“四
省边际”之誉，文风日盛。靖康之变
后，南宋定都临安，常山毗邻京畿，迎
来众多北方名门望族迁居，与本地原
有江、汪、王、徐等望族交融，造就了

“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等人文盛
景，学风蔚然，簪缨鼎盛。常山县书
院，便是在如此深厚的人文积淀中，
巍然屹立于历史记忆之中。

纵览典籍，包括《常山县志》《常
山教育志》等记载，自宋至清，常山境
内书院迭兴。芙蓉书院、石门书院、
靳侯书院、范川书院、定阳书院、钟峰
书院、逸平书院，以及金川书屋、天马
山房（精舍）、普和寺院等，皆在不同
时期绽放于城乡之间。

芙蓉书院，位于芙蓉章舍自然
村，为北宋王言（王介之父）守墓时所
建。此院成就了常山王氏“一门九进
士”的佳话，惜于宣和年间被方腊起
义军烧毁，书院遗址没于芙蓉水库。

石门书院，坐落于何家乡石门山
坑口，是为敬祀南宋贤相赵鼎而建。

百姓既有为赵鼎昭雪之意，又有为祭
祀赵鼎有一个场所，更有借此传承赵
鼎的学问培养后代之意。另外，因院
址在石门山坑口，这里自古人们称之

“石门佳气”之境，故书院因而得名。
此院后世曾长期用作村学，至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方废。

靳侯书院，建于县衙南百步，文
笔峰山之麓。东厢西厢各三楹，砖木
结构，较豪华，是为彰扬衢州知府靳
树德功德而设。初拟建祠，后采纳乡
绅之议，兼具祭祀与教学功能，故名
书院。其建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仍
为常一中教工宿舍。

范川书院，位于县城西北山巅南
侧，也就是县城人民路中段的西北
边。书院由明嘉靖进士詹莱（号范
川）归乡后创建。詹莱藏书颇丰，并
亲授或延聘名师授课，培养了包括詹
思谦、詹思虞在内的众多詹氏子弟与
邑人才俊。

定阳书院，为常山历史上影响最
深远的书院。其始建于清顺治年间，
原址即今天马一小所在，称“定阳李
公书院”。康熙时，知县孔毓玑于县
衙东侧重建，并撰文记之，中堂奉朱
熹像以励学子。此后书院几经兴废
迁址，嘉庆年间，乡绅詹兆鳞等捐资
于城西原址复建，规模更胜从前，称

“西郭定阳书院”，得知县陈珄撰记。

定阳书院一脉相承，最终发展为今日
之常山县天马第一小学，并成为常山
名校、衢州名校。

此外，钟峰书院、逸平书院亦有
记载；金川书屋为清人詹西来所筑精
舍，藏书丰富，成为县城文人雅集之
所；天马山房是清康熙年间，退休知
州詹道来营建的书馆，得林泉之胜。
普和寺在何家乡境内，其兼具寺院与
书院功能。南宋时，名宦江自任及宋
宗室后裔赵希琯曾先后寓此苦读，赵
希琯更因才学获江氏赏识，最终进士
及第，官至显爵。

有意思的是，在常山县境内还有
三座山命名为“学堂山”（辉埠镇童家
村学堂山、金川街道鲁里学堂山、金
川街道茆亭学堂山），均因历史上曾
设学堂而得名，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当
地崇文重教之风。

常山，这座千年古县，人文渊薮，
恰似巍然矗立的文峰塔与文昌阁，昭
示着浙西门户的文运昌隆。众多书
院的兴起，离不开官府重视与乡绅鼎
助，亦得益于其“八省通衢”的独特区
位所带来的文化交汇与沉淀。

常山，作为钱塘江诗路文化带之
源头，“宋诗之河”文化品牌璀璨夺
目，其中，历代书院作为文明载体，其
贡献功不可没。

走在常山的街巷中走在常山的街巷中

马朝虎

与一座城市真正建立起亲密关系，就是去
大街小巷里漫步，从你愿意走丢的那一刻开始。

这个季节，丹桂含笑，胡柚飘香，走在常山
的大街小巷，总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前几天，有
朋友走进北门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到太多的“不
一样”，便心生再访之念。常山从不缺故事、风
景与美食，甚至是浪漫。这阵子，无数“秋”和景
明，在街角巷尾悄然上演。

街巷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折射出一座城市
的历史、建筑与人文气质。因此，认识一处地
方，应从其街巷开始。

正如到北京会逛王府井，到上海会走南京
路，到成都要去宽窄巷子坐茶馆。来到常山，许
多人也会将时光交付给它的街巷，在步履所至
之处，试图触摸这座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走进常山北门历史文化街区，总有不期而
遇的惊喜——不同年代的建筑、琳琅的商铺、各
种腔调的吆喝、空气中弥漫的食物香气、偶遇熟
人的寒暄、奔跑嬉笑的孩童……这些似曾相识
的场景，总能给人以温暖、治愈的亲切感。

形成于唐宋的街巷，虽以集聚与通行为基
础，但人们更看重它作为市场、休闲空间与文化
载体的功能。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汴梁街市
的繁华，至今仍能让观者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市
井生机。常山北门街区亦具此种魔力，它串联
着市井生活的美好记忆，延续着人情与感动，仿
佛一座驻留于时光深处的乌托邦。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城市曾试图通
过对街巷的改造，打造“最舒服”的公共空间与
形象窗口。然而，由于对历史价值认识不足、设
计欠缺考量，一些改造反而弄巧成拙。

有的“去旧立新”，将蕴含历史记忆的老建
筑一概拆除；有的“整齐划一”，令店铺招牌千篇
一律，失去个性；有的为追求“井然有序”，粗暴
驱离维系生计与烟火气的小摊贩；有的则“移花
接木”，生硬植入与街区格格不入的景观元素。
如此改造后的街巷，往往如流水线产品般雷同，
失去人情味与独特魅力，令人过目即忘。

而常山，在城市有机更新中力戒“好大喜
功”思维，以“民心工程”的态度，敬畏文化、尊重
生活，通过保留修缮、功能优化等方式，为老街
巷注入新活力，延续其生命力。如今，每当念及
北门街、利水弄、下水弄、胜利街……这些名字，
数千年的流光仿佛便在眼前闪过。

常山的大街小巷，是有生命、有温度、会呼
吸的。行走其间，人们体验着、感受着，用平凡
生活装点着城市的风情。

有人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旧日
时光”：“北门街茶馆闲聊的老倌正要归家；影剧
院门口算命先生悠闲坐看人来人往；饮食公司门
前排队买新出笼肉包子的长队；刚散场的学生挤
满连环画摊；堵在人群中的运酒卡车鸣着笛，一
旁补鞋摊上的‘咔嗒’声却不紧不慢；打铁铺里‘谷
听、谷听’的声响持续传来；弄堂口晒太阳的老
人，打上几两‘三白酒’，缓缓走向家的方向……”

这些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场景，纵有万
般画笔也难以描摹其一二。行走在这样的街巷
里，单调者能寻得激情，紧张者可得松弛。

常山还有许多不为人熟知的小巷，其中的
一草一石、一人一铺，都是当地人心中家园的化
身。如同歌中所唱，它们让人“在市井气里，度
过一段柔软时光”。

总之，街巷的美好藏在每一处细节里。唯
有将市民的生活、游客的体验与地方特色紧密
结合，以人性化为最高标准，街道才能真正成为
那座“寂静黑夜里永不落幕的城市剧场”。

常山，正如此践行着。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
城镇青年来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是一生难以磨灭的印
记。无论出于热情还是无奈，那段岁
月都在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5年底，我到农村插队落户。
1974年高中毕业后，我辗转做过一年
多代课教师，最终无法再拖延，便联系
到常山同弓公社伏江大队务农。那里
是我外婆家，村里多是同族亲戚，母亲
希望我能得到照应。我是自己联系并
背着铺盖直接去的，因此没有经历敲
锣打鼓的欢送场面。

因是年底进村，正值农闲，安顿
好知青宿舍后，我便回城过年。正
月初五，我提早回到村里，一边拜
年，一边真正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
我不会做饭，就搭伙在小舅舅家，把
国家发给知青的每月补贴交给舅妈
作伙食费。后来这个习惯一直保持，
在亲戚家轮流搭伙，省去了自己开灶
的麻烦——这确是落户外婆家的一
大好处。

农村年味浓，过了正月十五才陆
续安排农活。我被分在第三生产队，
每天由队长派工。开工第一天，大队
支书（我大舅）想让我跟着进城办事，

或许是想让我轻松些，但生产队长未
同意——他可能觉得这是越级调动他
的人。结果我没去成。这队长说起来
也是远亲。那天的任务是到农户猪圈
起厩肥，挑到地里再用手撒开。赤脚
踏进猪圈，一铲一铲将混着稻草的猪
粪装入竹畚箕，挑往田间。臭味尚可
忍受，寒冬赤脚却实在难熬。在“没有
粪便臭，哪来稻谷香”的信念下，我完
成了第一天的劳动。

在农村，全劳力一天挣10工分，
而我这样的新手，一天5工分已算照
顾。日常农活包括除草、松土、插秧、
耘田，还要上山管理油茶林。早稻种
植前，需去石灰厂挑石灰撒田，来回约
15公里。我个子小，只能挑50公斤
左右，途中不得不频频歇息，肩膀磨破
也得坚持。

最苦的是夏季“双抢”：抢收早稻、
抢种晚稻。凌晨4点下田割稻，7点多
回村早饭，之后继续劳作至中午；下午
2点多又顶着烈日出门，直到晚上7点
多收工。收工时早已饥肠辘辘，却还
要挑一担谷子回村。整天衣服湿了
干、干了湿。生产队仓库旁有口水井，
晚上回来，我们常冲向井边，打水“牛
饮”般解渴充饥。

比割稻更煎熬的是插秧。头顶烈
日，脚浸热水，汗水不停。长时间弯
腰，腰酸似断。还不时有蚂蟥爬上脚
吸饱血，硬拽不下，后来老农教我用拍
打周围皮肤的方法将其震落。

每晚收工饭后，社员们会带上珍
贵的手电筒，聚到生产队长家（他家客
堂兼作队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与会
计核对工分，并领取第二天任务。之
后各自回家洗漱，赶紧休息，迎接又一
轮劳动“洗礼”。

如今回想，不知当初如何坚持下
来。一整年与农民同出同归、摸爬滚
打，我自身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饭量增大，体质增强，肩手磨出茧子；
真切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并学会了多
种农活与种菜技巧。在自留地里，我
种过黄瓜、茄子、辣椒、豇豆、南瓜等，
见到丰收时满怀喜悦。一年里，我还
结交了许多同龄朋友，成了他们无话
不谈的伙伴。

1976年底，村里开始电气化建设
（拉电线、装电灯），告别了煤油灯时
代。我也因此被推举为大队的脱产专
职电工，从而结束了整年的田间劳作，
开启了上山下乡的另一段经历。

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岁月


